
2023年5月3日，觀塘公眾碼頭的「聯合清理行動」由2017年開始，街友要把屋內的物品和傢俬移到碼頭旁的空地，再把木屋拆掉。
清空後由清潔工人「洗太平地」，過程耗時一整天。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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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記者 鄭淑華 


5月3日早上9時，觀塘公眾碼頭，一場「聯合清理行動」正要開始，目標是碼頭上十多間由街友築起並為

家的木屋。

難得地受到社會關注。運輸署、食環署職員和警察到場，帶上二十個穿綠色反光衣的清潔工，攜着大掃帚

和手推車，還有一輛垃圾車。觀塘街坊們挨着欄桿看熱鬧，一列攝影機豎在碼頭出口，有街友不想被拍

到，拿起鐵通向記者揮去大嚷，他們退得遠遠。

半小時過去，木屋群沒有動靜，政府人員便逐間屋子拍門，說行動要開始。有攝影師跟在背後，向身旁做

網上直播的記者打趣說：「走進去會死人的」、「你拿着手機，就話走得快。」

清理違建木屋不是什麼偶發事件，而是自2017年開始的日常。以數月為周期，木屋建了清，清了建。每次

都讓街友們很懊惱，他們要把屋內的物品和傢俬移到碼頭旁的空地或橫街窄巷，再把木屋拆掉，留起木

板。碼頭清空後，工人便以高壓水槍「洗太平地」。這過程耗時一整天。

待地變乾後，街友便會回來再搭起屋子，快則幾天，也有人需要幾星期才能建回。 


「總之政府不會讓你好過。洗什麼地？淋濕它，拆掉全部東西再搭回。香港政府就是這樣。」62歲的「新

馬仔」說。自上年搬過來觀塘碼頭，他已經歷了幾次「清理行動」。

新馬仔比3位室友早起來收拾。他的小腿因靜脈曲張發紫，腳步踉蹌，要扶拐杖；最近腰彎了，呼吸變得困

難，像由觀塘碼頭往港鐵站的十分鐘路程，他就要停下來歇3次。爬上爬下拆屋的工作幫不了忙，他只好負

責搬運。

他把泛黃的床墊摺起，坐在尼龍床上翻出抽屜和櫃子的衣服和雜物，放進膠袋和尼龍袋，逐少架在屋外的

迷你摺疊車上，一拐一拐把它拉到碼頭出口，來回差不多十趟。



觀塘公眾碼頭的木屋外不遠處，就是眾多市民遊覽的觀塘海濱長廊。攝：林振東/端傳媒

碼頭兩側分別是渡輪和私人船隻的上落位置，這群木屋與觀塘避風塘為鄰，由碼頭中段延伸到尾段，自成

了一個二十多人、約一千呎的社區。屋子有門、一些繫上鎖，貼着紅紙揮春和「福到」；木屋大小沒有規

限，但不可以阻礙出入通道和碼頭的運作，「要守住這底線」，新馬仔說。

他們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歸，原因難以說清。 
 大家都有故事，但原因不好說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打過工。」 


清場前一個週日的下午，在木屋群中間的空地，新馬仔坐在膠椅子，拿着塊吃了半口的梳打餅，向記者講

述自己的故事。

他是幼子，是家中的寵兒，有三個大哥、一個妹妹。70年代，香港未有12年免費教育，小學生須在公開試

成績優異才能升讀中學。那時新馬仔品學兼優，考進了一間不俗的天主教男名校。第一次考試，新馬仔全

級考30多名，但中期試跌到了130多。大哥就帶他到「汀九段11咪半」的泳灘游泳，跟他說好嬉戲完回來

後，要加把勁讀書。

旅程只有新馬仔活着回來，大哥淹死了。 


「全部因為自己，如果我讀書好點、勤力多一點點，我大佬不用死的。」那年新馬仔13歲，大哥的死讓他

陷入愧疚，他跟自己過不去，「整個人生扭曲了。」



觀塘無家者新馬仔。攝：林振東/端傳媒

成績一落千丈，新馬仔在中三時被學校趕出來。轉了新校，又和老師打架，很快就輟學。他跟了街上的黑

社會，和他們遊蕩、打架、染上了毒癮。雙臂一個個啡色的點，是注射海洛英時留下的針孔。

他由「劏死牛」（攔路打劫路人）做起，進而打劫金舖，「愈來愈大，愈來愈壞」；初時被判幾年，後來

十多年。「我老母經常說：你個衰仔，你冇嘢好帶挈我，成日帶挈我遊埠。」新馬仔住過大欖和赤柱的監

房，母親來探望他，都需要長途跋涉。

在這之前，家人給他錢考車牌，想他找份正職，他卻不斷進出監房，令他們失望。家人從此沒提起考車，

他也在逃避。「不想回家，他們想我回家，做回正途，但我沒辦法面對他們。」新馬仔後來認識了女朋

友，二人在觀塘租了個700呎的單位，有房有廳，日常花他撈偏門賺來的錢，這樣過了十多個年頭。

幾年前一天，他糖尿病病發，送到醫院後昏迷了4天，又發現患上心臟病，做了通血管手術，女友又在上年

和新馬仔提了分手。他說把單位讓出給她和她的新歡，並靠着從前的人脈認識了B君，在他觀塘碼頭的屋子

落腳。

「我很豁達的，你又沒有錢又老，那怎樣生活？和你捱？沒有辦法，這是事實來的。」他說。前女友和他

仍有聯絡，把寄到單位的信拿給他，也來過觀塘碼頭看他，但沒有說什麼。



觀塘無家者B 君。攝：林振東/端傳媒

52歲的B君比新馬仔早一點來，他因「放縱自己」，妻子與他離婚，他便搬離了公屋，給她和兩個孩子

住。在這之前，他當了30多年理髮師，但「行差踏錯」丟了工作，後來想重操故業卻被嫌老。但他如何

「放縱自己」和「行差踏錯」？B君沒多說，只強調錯在自己。

從前工作收入都拿來養家，於是沒有積蓄，住了半年觀塘的工廠大廈後，B君便搬到觀塘碼頭。之後他當過

長沙灣菜欄工人，也做過兩天地盤送飯盒的外賣員。如今算起來，B君已幾年沒有正職。

自己建的屋自己拆 
 本來的家歸不得，他們用自己的方法，一手一腳搭了一個。 


「當你什麼都沒有時，那裏都是高床軟枕。有瓦遮頭就很好，不用瞓街。你身上一毫子都沒有的時候，你

怎樣高床軟枕？」初來時，B君沒有掙扎、不用適應，倒頭就睡，但他從未起過屋，也只是學他人房子的結

構。

約一百平方呎大的木屋倚着碼頭右邊的欄桿，一扇窗對着觀塘海濱花園。B君用木貨架墊高床褥，成為了

床，3位同房則睡尼龍床。他找了條方木，綁在欄桿上，由那邊開始，把從垃圾站拾來的木板歪歪斜斜地釘



上去。屋子不穩，有人進去時，門一關，嘭的一聲，整間屋晃了晃。

屋頂用幾塊藍白帆布蓋着，釘在木牆上固定，跟別人的木屋頂不同。他說自己一個建屋，做不了這樣多。

最近下大雨，帆布頂不夠斜，雨水積在上面，從夾縫滴下來，他整個晚上在救亡，用木板把帆布頂撐起，

「都不是狼狽的，這些地方是必須隨機應變。」

四月的一個黃昏，B君的同室蹲在屋外，用地上的砧板切薑。屋內一個角落放置了兩個氣爐，一個煲飯、一

個炒菜。同室揮一揮平底鍋，火焰往上衝，眾人嚇得「嘩」的一聲。

穿上綠色反光衣的清潔工，攜着大掃帚和手推車，等候街友們拆卸木屋。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做飯，房間便悶熱得很。B君脫掉上衣，露出紋身，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有人建議，下次再建屋時，要開

多幾個窗，散散熱氣。

「5月3日後，我們還在嗎？」室友轉過頭來，問道。 


一伙人坐在床上，膠垃圾桶上放了塊木板，放上餸菜，那天吃油麥菜和臘鴨炒薑，加了臘肉調味。B君牙痛

發作，不斷喝水，同伴拿出止痛藥，說一元一塊，很便宜，以後需要止痛藥便找他，便塞兩顆給B君。



屋子內，有風扇、一個小型雪櫃，都是垃圾站撿回來的，連接著碼頭照明的裝置，偷電是公開的秘密。加

上幾個櫃子和箱子，便是4個人的家當。

清場那天，新馬仔搬了一會兒東西後，B君才從外面回來。 


嘴裏叼着一根煙，雙手各拿着一個電鑽，B君由下至上、從木牆的底部開始拆螺絲，一塊木板至少有十多

顆，他蹲着後站起來，叫了一句「好暈」，便坐下來歇一會兒。

木板鬆脫、倒下，被放在外面；藍白的帆布被撕走，掉在地上。屋子瓦解了。清潔工徐徐過來，把木櫃子

搬走、將遺在地上食物盒子、膠樽掃走。那時B君坐在碼頭外一張白色沙發上，沒有跟來。當其他人還在忙

時，他在碼頭中間找了另一張沙發，很快就睡着。

抹去痕跡，屋子仿佛未存在過。「這裏是政府地方，我們只能逆來順受。」B君說。 


由街友築起並為家的木屋，幾乎要用一個下午就要將之拆除清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公共空間爭奪戰



公共空間爭奪戰 


清場那天，Julian買了兩大袋麵包和水，逐戶拍門，叫他們吃過早餐後，快點起來「開工」。 


大家稱呼他作「朱媽」，像媽媽般嘮叨。他不是社工，是觀塘居民，也稱自己為「組織者」。2019年，

Julian在觀塘浸信會的嗎哪餐廳當樓面和水吧，得知觀塘碼頭的無家者是他們的扶貧對象，便跟義工前往派

飯。

剛認識他們時，清場行動每兩個月一次、一年六次，「起完就拆、起完就拆」，令他們很辛苦。Julian想到

自己從前參與保育皇后碼頭和利東街等的運動，儲下了一些傳媒聯絡，便開始辦記者招待會、寫新聞稿，

提倡無家者友善政策。

後來政府部門聯絡他，討論清場行動，他忽而成了政府部門和街友之間的「調解人」和磨心。2020年，政

府把清場行動改為3個月一次，再在翌年調整至現時約4個月一次。

Julian說，每次清場前，他會和政府部門如運輸署和海事處協商，但這也只環繞清場，與幫助他們脫離街頭

無關。一次，清場行動進行時，警察代表有微言，說根據「土地雜項條文」，這群街友霸佔政府地，根本

可以趕走他們，不明白其他部門為何不這樣做。

「他的講法是：假如你想要社會福利的事，那你跟社署講，想申請的話，你跟房署說。你去不同的部門去

爭取你的事，但這裏我們只可做到法例容許的。」Julian說。Julian跟他爭論，說趕走他們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香港有很多露宿者。最後其他政府部門代表打圓場。

而每次清場定日子，也是一場拉鋸戰。Julian記得，上一次清場是2023年1月4日，按理應在5月初進行第

二次清場，但政府部門在WhatsApp向他建議4月26日，又重提以往是2、3個月一次。



大家稱呼Julian作「朱媽」，像媽媽般嘮叨，每次清場都會幫忙和政府部門協商，成了政府部門和街友之間的「調解人」和磨心。
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定不行。」Julian說。「一旦鬆了，就會無限鬆，可以去到1個月一次、兩個月一次。」 


最後，因為有政府部門出席不了，行動多押後一個星期，Julian說是有點運氣。 


他面對的，一方面是政府來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街友的不合作。 


清場時，有街友反抗，對着食環署職員大喊行動「浪費納稅人的錢」，Julian走過來安撫，叫他「乖啦，人

哋有權執法。」雖不情願，他最後還是把屋拆掉，讓清潔工丟垃圾；也有一些街友拖延收拾，Julian不留面

情把他們罵一頓，轉過頭還是拍拍他們膊頭，幫忙把東西搬出來。

關注無家者的非牟利組織ImpactHK助理項目經理賀卓軒說，對於清場，香港並沒有統一政策，行動視乎

不同地區情況、負責的政府部門等。無家者如「人質」般，隨時可被驅趕；但往好處想，在執行行動時，

還有跟政府部門商討的餘地。

協調清場的運輸署回覆端傳媒，指觀塘碼頭清理行動的目的為「移除非法構築物及棄置物品，並進行清洗

工作，以及跟進碼頭的露宿人士問題，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等。」署方又指，過去三年共接獲105宗

市民的投訴，指有露宿者佔用觀塘碼頭，造成環境衞生等問題。

Julian有時會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他做保育，覺得公共空間應多元開放，用得恰如其分、和諧，但無家

者在碼頭寄居，釣魚的、坐船的，可能也因此用不到碼頭的設施。

那天碼頭旁一片空地被封，進行工程，街友們不能像以往把物品和木板放置那邊，便把它們堵在碼頭的出

口再疊高，最後剩下一條一個身位的通道。清潔工緩緩將雜物推出，有市民等得不耐煩，嚷着要進入碼頭

坐船。Julian也看到，有人經過碼頭坐遊艇時，踢了周遭的木板。



觀塘公眾碼頭的一邊是往返西灣河的渡輪，傍晚時分會出現排隊人龍。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是想他們留在這裏，是想他們有出路的，但現行政策下沒有其他選擇。」他說。 


Julian所倡議的，是讓無家者能盡快獲編配公屋、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現時一人非長者輪候公屋，並不

包括在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目標以內，而且根據「配額及計分制」儲分，年齡是主要因素，按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在2021年推算，像街友那樣的單人申請者，要在50歲之前上公屋，幾乎是不可能。

離婚後，B君沒有申請公屋，說要等很久，雖然他想過租屋，但還是缺錢。「由他吧，沒有所謂。」問到他

最大心願是不是有瓦遮頭，他說，「上不上樓沒有所謂，最想小朋友平平安安。自己怎樣都是個麻甩

佬。」他曾給兩個孩子傳短訊，一直得不到回覆。

新馬仔的女朋友曾排過公屋，當時在屯門租了個單位，但很快回到觀塘。他們忘了更改申請住址，於是收

不到部門通知，等了十多年才知道自己早被除名。新馬仔說最近萌起申請公屋的想法，但還未有行動，只

有領綜緩為生。

Julian曾被身邊人責怪，說無家者無家，是個人問題導致，不值得Julian幫得太多，他認同當中有個人問題

因素 但他反問 「唉 那是不是一棍毆死佢地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素，但他反問， 唉，那是不是 棍毆死佢地就可以解決問題？」

賀卓軒認為，露宿是發達城市的常態，當不幸降臨時，任何人都有機會經歷無家。而作為一個發達城市，

就應有空間讓無家者在街道上生存。

可是，賀卓軒留意到，在香港各個角落，很多無家者聚集地都被清了，剩下可選擇的地方越來越少。 


「如果政府、或者香港社會沒有這種包容度，我們就會跌入一個狀況：只要無眼屎乾淨盲，香港就是美

麗。為甚麼看成香港繁榮、富裕、穩定，純粹因為看不到。因為世界永遠有一群邊緣社群，我們這些受過

高等教育的一般市民不會需要看見，那我就覺得這城市好美。」

街友合力將其中一間可移動有輪的木屋推向空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們的故事不能以「窮」概括 


「一般市民、或者政府也好，他們不明白人為什麼露宿。他們的理解是：香港窮極應該不會餓死和不需要

瞓街的，因為有綜緩那些。」賀卓軒說。



「這個面向純粹以窮、不窮去睇露宿者。好似講緊一個人去露宿純粹因為窮。但一個人，在香港這個發展

程度的社會，他由貧窮跌進去成為無家者，這其實不只是貧窮的問題。還包括很多個人選：毒品、罪案、

就業、情緒、精神病......一堆貧窮之外的原因。」

社工出身的賀卓軒，在加入ImpactHK前曾服務劏房戶，他說無家者的處境更複雜，他們的故事，不是

「窮」和「無錢」可以概括。

新馬仔與哥哥們和妹妹已7、8年沒有聯絡。他之前沒有錢交電話費，弄丟了電話號碼，家人找不到他，但

他其實記得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只是沒想要重逢。這個芥蒂由新馬仔和女友在觀塘同居、母親還在生時

說起。

那時母親患上糖尿，經常暈倒，大哥們想把她送到老人院，新馬仔反對，說母親有兒有女，怎能進老人

院。他便建議媽媽到自己家住，請個護理員，但大哥們指他經常進出監房，不放心把母親交給他。新馬仔

也反駁不了。

怎料母親在老人院期間出了意外，先後跌斷了手和腳，幾年後去世。新馬仔把責任歸咎在大哥們身上，現

在仍然氣上心頭。

「我老母90多歲死，如果她跟我住，一定有一百歲命！我老母的耳朵這樣長、這樣大，好福相，就去了老

人院，3年後就死了。」

他說母親很愛面子，想和新馬仔住，但怕他跟大哥們磨擦，便委屈答應讓她進老人院。 


「死了，最錫我的兩個人都死了。」他說。 




街友要把屋內的物品和傢俬移到碼頭旁的空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可是，怎樣也是親人，不會惦記兄妹嗎？新馬仔頓了頓，才說：「我搬了出來這麼久，我有點怕，他們年

紀大，怕他們不在了。我第二那個大哥，有cancer，腸癌，所以我一路不敢去找他，是怕他不在了。又是

一個打擊，他很錫我的。」

住在新馬仔和B君對面的羅仔，也有6、7年沒有跟家人聯絡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無家。 


羅仔說他和大家無法相處。妹妹已嫁人，剩下他一個男丁，父親是傳統人，要羅仔結婚、傳宗接代，「一

坐埋去，就叫我結婚，屌你咩」。羅仔卻想，自己沒錢沒樓，無謂拖累人，而且也未遇到合適的。父親見

他無動於衷，氣急敗壞，說留在香港沒有意思，回了大陸退休。

羅仔在大陸出生，家人在他15歲時把他接過來香港。讀了一年多中學後，羅仔出來工作，因從前在大陸學

過做點心，羅仔第一份工便是在大酒樓當師傅，每月一萬多收入，算是不俗，甚至在大陸買了個單位，一

家人回鄉過節、掃墓時可以住。

在大酒樓工作了7、8年，羅仔轉新環境，做木工裝修和地盤，試過為私人住宅鋪地板
，也去過古洞高爾夫

場那些「好撚高級」的兩層別墅，包水泥在樓梯裏面，工作四天，賺6500元。但木工不穩定，完成一單工

作後，可以幾個月沒有工作。

羅仔當時在觀塘租了個7千月租的單位，雖沒有房間、但有獨立廁所和廚房，後來越來越少工作，為了省掉

租金，他在2019年搬到碼頭。撞正了疫情，限聚令、禁堂食等令飲食業重創，從前做過的酒樓差不多裁了

一半人手，羅仔找不到一份正職。



觀塘無家者羅仔。攝：林振東/端傳媒

現在繼續炒散（打散工），有什麼做什麼，清潔、地盤......5月3日那天，他一早去了上水的地盤見工，以

為能趕及回來清場，誰料到埗後，人家還要他等，他等得不耐煩，便又坐車回來搬家拆屋，心裏在罵：

「掉了幾千塊，連幾十元的車錢也蝕了。」

租個單位要6、7千元，他說手上沒有一萬元也不敢租，距離這目標還有幾千元。 


羅仔的木屋只住他自己一個，他做過木工，說別人用螺絲不夠穩固，自己則落釘。建屋、拆屋時，他不用

手套，拿着錘子使勁地敲打木板。

打開門，抬頭望見「出入平安」。左邊是建高了的床，下面的空位擺放膠箱；另一面有個木櫃子，是羅仔

釘出來的，還有在街上撿的水機、電風扇。角落有部電視，電線捲成一團，羅仔說天線壞了，看不到，但

捨不得扔掉，一直放在那裏，也沒有封塵。牆上鋪上了銀、金色紙，他說因為木板釘上去時凹凹凸凸，不

好看，所以要遮醜。

門上嵌了一個視像門鐘，是羅仔有天放工經過深水埗時看到的，覺得有趣，用百多元買了下來。他在屋

內，望着連接門鐘的顯示器，沒有人經過，畫面靜止一樣，只拍攝着對面房子。「有咩好睇，裝門鐘是多

餘的。」但發悶時，他還是忍不住要看看。

他沒有排公屋或領政府津貼。有社工曾經給他介紹工作，但他嫌收入只有萬多元，拒絕了。他覺得，憑自

己的經驗，在酒樓找份工作，也應兩萬起跳。那為什麼不找找這類型工作？他說不是這樣找的，要靠行內



人介紹，但具體一個找正職的計劃是怎樣，他沒有多講。

「市道好返，我洗撚住呢度。」 


文仔是第一代寄居碼頭的無家者，曾在碼頭之下躉位的邊緣露宿。攝：林振東/端傳媒

脫離無家狀態，那是以年計的過程 


每人露宿的原因和心結不同，社工由和他們接觸、獲得信任、使他們敝開心扉、再說服他們接受服務、脫

離無家狀態，是一個以年計的過程。

賀卓軒說，第二個市民和政府難以明白、或不能想像的情況是，為何有組織向無家者提供協助時，有些人

卻不接受。這樣看來，他們「不抵幫」，「不值得同情」，「都甘願這個狀況，你不能怨我清場。」

賀卓軒說，有一些個案有黑社會背景、搞「小生意」，不是沒有生活能力，很難要他們放下尊嚴尋求幫

助。「很多時候，他們日常的表現就會很defensive，一係就蝦蝦霸霸、郁啲就打交、bully街坊，都會

有。」但當他們支持不下，若機構能適時察覺、跟進，他又願意透露多點，才有機會說服他們接受服務。



要讓身心都脫離無家狀態，需要一連串的改變：脫離黑社會和毒品、精神和身體狀況、建立技能重新經營

生活、了解原生家庭的狀況或接受輔導、解開癥結和修正原生性格等。

「這就是為什麼甚麼露宿服務，經常不想政府清場，要buy時間和他們建立關係、花很多時間進入他們的

圈子，才能知道他們為何會這樣。」

然而，政府政策卻一直以公共衛生主導。 


根據社署在2023年5月公佈的最新數字，2022年至2023年的無家者人數為1441，比往年下跌百多人。

賀卓軒說，這數字只紀錄社署和非政府機構接觸過的個案，但無家者流動性大，但也有很多人未曾接受服

務，相信真實數字更高。

香港沒有無家者友善政策，主要依賴政府資助和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宿位，共6百多個，但

受政府資助宿位居住期最長一般6個月，他們還未找到工作、有足夠能力負擔租金，便要搬走；政府雖資助

3隊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提供探訪、短期住宿、輔導等服務，但因為人手有限，落地接觸

無家者的工作，都落在非政府組織肩上。

賀卓軒說，政府沒有以人本角度，解決露宿問題，一來，成本效益來說，「可以是你掉一嚿錢，但return

rate相對不大......當作香港5000人露宿，就算這5000人完全妥善處理，貧窮人口都是少了5000個，對於

貧窮率嘅影響都係好少。」

「在這些考慮下，他（政府）一定不會想放很多資源。」 


二來，「所為一個國際大都會，讓外國人看到香港這麼發達但還有無家者，很難看，解決難看的問題好簡

單，就是清走他們。」

賀卓軒觀察清場行動，有時政府部門會通知救世軍，當清走無家者的物品時、影響他們，救世軍便來幫

忙。而最近油尖旺民政署貼清場通告時，附上了一張油尖旺區露宿者服務的資訊。賀卓軒表示，清理行動

中，政府花在跟人相關的工夫，就只有這些。



由觀塘碼頭可以看到啟德郵輪碼頭附近最新的大型新樓盤正在興建中。攝：林振東/端傳媒

變了樣的觀塘，他們的未知命運 


文仔坐在觀塘碼頭旁海濱花園的長椅上，遠處的灰色建築物橫臥在海上，是啟德郵輪碼頭。仔細看，碼頭

下方密集的灰色盒子，是2022年疫情時落成的方艙單位。它們早已丟空，一岸之隔，有人以碼頭為家，文

仔問：「為什麼不可以給露宿者住？」

時間回到二十多年前，十多歲的文仔來到觀塘公眾碼頭，是第一代寄居碼頭的無家者。那時對面郵輪碼頭

還未動工，沒有郵輪擋着風景；海濱花園是一片空地，還能看到廢紙被壓成方塊，吊到船上運去大陸。

文仔的姐夫賭外圍輸光，姐姐便哄文仔向財務公司借錢，有十多萬。財務公司上門向文仔追數，把他家門

前畫大字，又用超能膠把門匙洞封了。他跟家人從秀茂坪搬到順利邨，也擺脫不了他們的騷擾。

他帶了個背包、裝了幾套衣服，便由順天邨走，經秀茂坪警署和聯合醫院，繞過觀塘地鐵站的橋，直到觀

塘碼頭才停下，花了45分鐘。出門前，他已決定那夜要露宿街頭。

初來時，觀塘碼頭的無家者寥寥可數，睡在兩側上落船樓梯旁的躉位，完全隱形於碼頭之下，只有兩個高

大的在碼頭上席地而睡。那位置寬度約一隻手臂、長度是兩個人的高度，可容納4人。文仔睡在躉位的邊

緣，不能側睡，不然會跌下海。他說，人睡得筆直，周圍又放了蚊香，看似個葬禮。
水曱甴爬過來時，他

便拿起給釣魚的人作餌；大浪、水漲時，便用木板把自己墊高，浪打過來，只把地板濺濕。這樣的生活維

持了兩年，後來他覺得晚上小混混在碼頭上打架太吵，搬到其他地方露宿，7、8年後才脫離無家狀態。



他某天回到觀塘碼頭，才驚覺多了人要露宿街頭，而且建了木屋。他便重新認識他們，不時派發物資和幫

忙他們清場。

由觀塘碼頭起步，沿着偉業街和開源道走，文仔指着一幢又一幢玻璃窗的大廈，說他們都是新的，他在觀

塘露宿時還未看過。

海濱長廊沿途聳立的甲級商業大廈，不少都是這10年內落成的。位於花園內的音樂噴泉，造價5000萬

元，一度引來爭議。

事實上，觀塘碼頭周遭，是發展計劃起動九龍東「觀塘行動區」一部分，佔地4.2公頃：東北接偉業街及開

源道迴旋處、西北接基業街及基業里、東南臨振萬廣場及海濱工業大廈，當中建議用途包括一幅約1.37公

頃的商業用地，目標是把觀塘轉型為一個核心商業區。

根據起動九龍東網站上的發展大綱圖，觀塘碼頭對出向右位置，將會建兩幢大樓。海濱長廊將延伸，連接

觀塘海濱花園至翠屏河及茶果嶺一帶，當中包括碼頭對出的空間，並加設休憩空間、景觀平台等。

觀塘行動區的基建工程在2022年11月展開，預計將於2026年年初完成。Julian是悲觀的，覺得當政府大

樓、商場進駐時，公眾碼頭總有一天會被封掉作維修，「順理成章趕走他們。」

「一打散這個社區，你叫他們去哪。沒有了，觀塘沒有這些閒置空間。最後大家攝在窿窿罅罅，便容易出

事。沒有人支援到，因為後巷、死角位，你平時看不到，你不熟他，他有什麼頭暈身㷫、有什麼意外，死

就死，出事就出事。」Julian說。

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公室回覆端傳媒，指由於計劃並不涉及碼頭部分，因此沒有安置無家者的需要。而問

到他們會否需要配合發展遷走，以及當局會否讓無家者繼續在碼頭上露宿，發展局未有回應。



2023年5月3日黃昏時分，碼頭終於清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行動結束 


晚上6點15分，最後一間屋搬走了。黃色管連接水車，工人拿起高壓水槍往地面射。差不多8時，行動結

束，政府職員和工人離場，遺下濕漉漉的地板。

B君從雜物堆中撿起一條方木，把它拖拉到屋子本來的位置。 


他們又再墜入起屋拆屋、有家無家的輪迴。 


若一天碼頭無處容身的話，羅仔說自然會有地方去：「沒有地方去就睡街邊、對面天橋，鋪張墊瞓。麥當

勞啦，屌你，麥當勞買個雪糕，瞓成晚。」
B君也如此想，覺得「到時先算，見步行步，人不到最困難時

候，是不會想到辦法的。」他擔憂的，是老來沒有人照顧。「一個人，死沒有人知、又沒有人照顧、幫我

蓋被什麼的。」

而新馬仔說，真的不能住，便等政府安排。 
 「政府真的會安排嗎？」記者追問。 


「我想沒有。望天打掛，有一日過一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我可以怎樣呢？我又沒有選擇。」 


新馬仔剩下兩顆門牙，其他的因為蛀牙剝掉了。他說，平日義工派的飯是齋菜、很難吃，他連棵菜都咬不

到，但怎樣也好，為了生存，他都會把餸菜清掉。

「就好像食飯一樣，你吃，因為那樣東西好吃，但我們不是好食才食，而是必須要食。我們沒有選擇。」 


（為保護受訪者，新馬仔、B君、羅仔、文仔皆為化名）




